
10 井冈山 2026年 9月 4日 星期五

■ 主编 罗翠兰 美编 杨 数

怡 情
诗笺

吃过晚饭，沿着棠岭港信步而行。往下游走，是横亘两岸的

高架桥，给静谧的小镇添了雄壮之美。桥下，水声汤汤，突地浩

大——原本缓和的深流在此处向陂下一倾而泻，坠落处绽开一排

雪白的花。

突然有个奇妙的发现，似乎万物都能开花。树会开花，炸出木

棉的炽烈、凤凰木的绚烂，酿出桃李的芬芳；草会开花，结出婆婆纳

的蓝星星、小雏菊的金黄脸蛋，让蒲公英举着伞去流浪；霜雪有花，

连横倒的朽木也会开花，撑开菌菇的小伞；人也会开花，心花是这

世间最珍贵、最隐秘的花。而水，当然也会开花——它的花叫做水

花。

远看，它是雪白的，如碎珠，如溅玉，在光里跳跃。可近前掬一

捧——花朵不见了，指缝间流走的只是透明的水。原来水花和莲

一样，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水开出的花没有香味，不像巷弄深处

的橙树，米黄色的小花从深巷溢出，醉了整条街。即便凑得再近，

水花也不带一丝气味。我忽然想起一句话：真水无香。真正的、原

本的水，是无香也无味的，那是一种本源的气息，和脚下的土地一

样——敦厚、淳朴，不刻意诱人。若你闻到一丝气味，那必是人为

的添加或破坏，不是水与土的本意。真正的尊重，就是顺从自然的

本意。

这些年像洄游的鱼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回溯这个出生、上学、

工作都未能远离的小镇。兜转了那么久，似乎只有我还站在“原

点”。故人已远，举目苍凉，唯有棠岭港一如从前，昼夜奔流。可我

又未能真正回到原点。或者说，原点根本不存在——就像棠岭港

的水流，看上去是同个模样，可早已不是上一秒的水。

再往下走，便是溪东了。水面平阔，汛期更有入海处的浩荡。

来自莽莽武夷的两大流脉棠岭港与十五岭港在这里交汇，而后携

手而下，一路采集更多的支流，汇成广丰大地上的母亲河——丰溪

河。暮色正自溪东升起，河面迷蒙，远山如黛，壮阔、苍茫，美得令

人忧伤。

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多思的初中生。也是一个这样的寻常黄

昏，我的老师约我走在溪东的河堤上。一个老师，要给敏感细腻的

青春期女孩上一堂思政课，他的方式别出心裁——不在教室，在河

边。他的话也像河水一样弯弯绕绕，我当然听得懂——内向的人

并不一定笨。他想说：不要乱了心思，荒了学业。我都明白。可他

不知道的是，我那时耽于的，并非一种少女心绪，更多是生存的具

体困窘，和精神上的无所依凭。很多时候，走在暗路上，并没有渐

次亮起的路灯，来温暖那时常湿漉漉的双眼。可是年少自尊的我

又如何向老师言说呢？河流在畔，明亮宽阔，滔滔不息，我多想和

河流一样，抛开沉重的羁绊，一路欢歌向前。

巴金说：“能够向前的人是幸福的。”向前，意味着和一路前行

的水一样，冲破了困顿与阻滞。

很多年后，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这些。我知道，我已经可以

忽略许多外在的事物了。或者说，我学会了一种处事方式，就是试

着不抵抗，像河流一样活着，允许一切发生，接纳一路的所有境

遇。读过一句话，意思是：生命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是你所经历

的。不抗拒生命的变化，而是让它们自然地流经你。就像河流一

样，自然地流淌，从不试图抓握住任何东西，遇到岩石和障碍，也不

争执较劲，只是轻轻地绕过。别以为这样的水绵软无力，你看它即

使会被暂时阻拦、围堵，但只要机会来临，它就顺势奔向那自由和

开阔之处。更何况啊，即使在波折中，也能一路遇见橙花，遇见古

桥，遇见明亮的篝火，遇见暮色中远山如海——大地鼓动不息的脉

搏，就藏在这些具象的日常事物里。

棠岭港彻底暗了下来，除了那低回的吟唱，河面什么也看不

清。我的内心也平静下来，隐身在这庞大的黑暗之中，静静倾听着

河流的声音。

你听，棠岭港的水流在告别，也在邂逅；在抛却，也在一路蓄

积。水流的声音里，蓄藏着辽阔的万水千山。

在一条河流里，过往和未来正迎面相逢。

心香一瓣

倾听河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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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史书翻到九十九年前那个夜晚

铅云压着南昌的屋檐

三声枪响没有惊醒街头巷尾

却成了炸响时代的惊雷

颈系红布带的无名战士

指向夜空的汉阳造

一起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是钢铁与热血的宣誓

城头更换的旗帜

不是宣扬占领了一座城市

是让更多人看到这片土地上

从此崛起一股新的力量

凝聚时是力量，散开时是种子

撒向山川河流

成了燎原的火种

九十九年的时光很长

纪念馆里的浮雕依然在冲锋

九十九年前的月光从未离开

照着今天街头悠闲的脚步

硝烟早已散尽

枪声时时在血脉里回荡

九十九年前的热血，今天依旧沸腾

沸腾在每一个中国人

挺直的脊梁里

是神舟划破苍穹的助推器

是巨舰犁开深蓝的原动力

九十九年前的热血，今天依旧沸腾

沸腾在每一个黎明和黄昏

沸腾在我们长长的一生里

眺望先辈前进的方向

我们踏上属于自己的征程

一路接受时代的检阅

光阴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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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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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

1947 年 2 月，邻村刘姓九房里归来一位青年。

他外出求学，在南京大学旁听，一心想考取最高学

府，终以三分之差遗憾落榜。归乡后，他决意开设

私塾，静待前路机缘。在兄长的帮扶下，很快招得

十几名学子，皆是周边村落的孩童，大者十五岁，我

年纪最小，刚满九岁。刘先生学识广博、多才多艺，

国文、数学皆用心教授，深得乡里家长信赖。

同窗之中，家距学堂最远的，是两华里外吴下

坂村的吴荣芳。他每日往返，四里路途风雨无阻，

午饭便在刘村亲戚家搭餐。一日课间，吴荣芳寻我

闲谈，问道：“听说你属虎？”我点头应答，他指着自

己笑道：“我也是，我们结个老庚吧。”我一时迟疑，

说结老庚需烧香磕头、礼数繁琐，不如结为挚友相

伴。

这大抵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懵懂的相交，也拥有

了平生第一位好友。吴荣芳家境殷实，时常赠予我

物件，一方精致砚台、两枚上好徽墨等等。这对我

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我家是抗战胜利以后才回

到老家新屋王村。家里吃饭的人多，只靠父亲行

医，得来些许酬金维持生计，哪买得起如此好墨？

屡屡受他恩惠，我心中时常感念，又颇觉不安。

这年中秋节，学堂放假半日。恰逢我们王村组

建采茶剧团，村里搭台唱戏，热闹非凡。我当即邀

吴荣芳前来观戏，他欣然应允，道：“我是在戏文里

泡大的。”

村里青壮年在晒谷场上搭起简易戏台，台周披

红挂彩、喜气盈盈。首场折子戏《秧麦》登场，一男

一女扮作农家夫妇，演绎春耕播种、勤耕劳作的日

常，寄寓着乡民岁岁丰收的美好期望。其后，《补背

褡》《山伯访友》《方卿戏姑》等经典折子戏接连上

演。我一边看戏，一边照料挚友。彼时乡间草台班

子设备简陋，无胡琴伴奏，仅凭板鼓、锣钹铿锵作

响，撑起整场戏韵。

戏才演两出，吴荣芳便起身告辞。我一路相

送。归途之上，他默然不语。我忍不住问道：戏不

好看？他缓缓摇头，从齿间轻轻吐出二字：小戏。

我追问，他却缄口不言。行至牛栏港，跨过一座石

板小桥，便是他的村庄吴下坂。我止步道别，他独

自过桥，回头对我道：“下次来我家，带你看大戏。”

夕阳鎏金，铺洒在他少年挺拔的背影上，格外

清朗好看。须臾，他步履轻快、蹦跳着向村中走去，

身影融进漫天晚霞。

转瞬年关将至，私塾迎来年假。正月初四，吴

荣芳专程登门拜访，邀我次日去他家看大戏。

我终于好奇追问，何为大戏？他仰起清瘦修长

的脖颈，详细解释：“大戏演千年史事、古今兴衰，文

生着锦袍长衫，武生披铠甲靠旗，帝王着威严龙袍，

气象万千，精彩纷呈。”我觉得有趣，欣然应允，二人

约定次日清晨九点，在村口小桥相会。

翌日，我准时赴约，随他踏入吴下坂村。村落

规模宏大，屋舍规整高昂、错落有致，古朴厚重的气

韵扑面而来。村中晒谷场上，一座气派戏台已然搭

建完工，台柱粗壮坚实，台面宽阔平整，自带庄严肃

穆的戏曲气场。

吴荣芳告诉我，开场先演“跳加官”，为村中长

辈祈福祝寿、恭贺新春，念到哪位的名字，便由那位

出资作为酬金以赠戏班。压轴正戏，便是经典高腔

剧目《三请贤》，演绎刘备三顾茅庐、礼聘孔明，而张

飞心生不服、桀骜直言的三国故事。他知晓我读过

《三国演义》，熟知这段典故，又细心叮嘱：“我们唱

的是传统秀兰班高腔，曲调古朴、唱腔独特，你初听

难懂，我备好了唱词字条，一会予你对照品读。”

他抬手看表，提醒戏文即将开演，随即带我落

座。

倏忽间，鼓声乍起，由远及近、由缓至疾，转瞬

锣鼓喧天、唢呐齐鸣，声声激荡村落。铿锵乐声中，

财神赵公明登台亮相，手捧鎏金元宝，躬身向台下

父老致意，口中朗声祈福：“请——大富大贵、大仁

大义的吴秀山先生加官！”

台后众人齐声唱和：“加官！加官！加官！”

声声贺喜回荡戏台间，一位身着紫色缎面长袍

的中年人缓步登台，向台下三鞠躬致谢，再回身示

意幕侧。早已等候在幕侧的礼宾手捧两卷银洋（红

纸包裹）的托盘登台，吴秀山接过托盘，转手交给台

上财神，礼成。锣鼓声再起，二人携手缓步退场。

我 伫 立 台 下 ，满 目 新 奇 ，被 这 般 光 景 看 得 入

神。吴荣芳轻声提醒，正戏即将开演，随即递上提

前誊写工整的张飞唱词字条。

诸葛孔明手持羽扇登台，从容落座案前，全身

盔甲的赵云威武肃立。后台高腔起调，悠远苍劲、

回荡四野。

俺——张——飞——来——也！（仓-才-仓）

（倒板，散板）

头戴乌云盔（仓）

身穿乌油甲（才）

胯下乌骓马（仓才）

丈八蛇矛手中拿（仓才仓）

全身紧披挂（仓）

一怒闯辕门（才）

闯——闯——闯（仓才仓）

张飞冲台而上，赵云上前拦阻。

赵云：三哥，连误三卯，还闯辕门？理应报门而

进！

张 飞 一 把 推 开 赵 云 ，朗 声 喝 道 ：你 与 我 站 开

些！（得）

张飞登台见孔明，傲然不施礼。新水令、大汉

腔接续而起，滚调密集酣畅，唱腔高亢激昂、气势磅

礴。

（唱 大汉腔，起高）

不会交锋只会讲，（仓）

不会对垒只会嚷，（才）

你只会卧龙岗上

（滚调）

三朋四友，谈今论古，数黑论黄！（仓才）

俺老张，战沙场（仓）

枪挑吕布，马踏荆襄！

你这牛鼻子小道（滚白）敢在俺面前，摆什么军

师模样！（仓才仓）

孔明正色发问：张飞，你连误三卯，贻误军机，

该当何罪？

（帮腔齐和：何罪？）

张飞（唱 高腔）：

说什么三卯不到罪难当？（仓）

俺老张，性刚强。（才）

最恨那，酸儒装腔！（仓才）

大哥三请你，你端架子卧龙岗，（滚调）

我看你，只会吹牛。不会上战场（仓才仓）

（帮）不会上战场！（仓才仓）

…………

我低头对照字条、抬眼凝望戏台，古朴高腔苍

劲雄浑、字字千钧，彻底征服了年少的我。我转头

对吴荣芳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大戏。”

尽管光阴流转，春秋更迭，那场戏、那一抹威严

鲜活的花脸扮相、那声声震彻心肺的高腔呐喊，始

终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时时在梦里重现。

正月十六，私塾开学，我如常返校，吴荣芳刚刚

步入校门，却被刘先生叫到房里训话：听说过年时

你们村里唱了三天戏，你叫了几个同学去看。吴荣

芳回答是。刘先生严肃地说：现在开学了，要认真

读书。吴荣芳连声喏喏。

刘先生虽然没读大学，却是一个虔诚的学院

派，对民间戏曲不感兴趣。在他教学的仅仅两年

中，我读了《幼学故事琼林》《唐诗三百首》选篇、《古

文观止》选篇等书，加上四则运算。吴荣芳的选课

和我相似。我们都在刘先生门下打下了一定的文

化基础。

时序已至 1949 年 3 月，人们感到不同往常。长

江要塞马当几声炮响，送来一则惊报，解放军百万

雄师要渡江了。5 月 9 日，湖口全境解放，时局更

新，刘先生的私塾停馆。我们这些学生各自回家自

修，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期盼。很快，1951 年湖口中

学招生，13 岁的我正式踏进初中课堂。这两年，不

见吴荣芳的踪迹。我就专程到吴下坂村探寻，不料

走到他家两层楼屋时，抬眼只见大门上锁，还贴了

封条。我忙向邻居打听吴荣芳，乡人扬手告知，他

每日都在湖滩上放牛。随后慢慢知晓，当年登台受

贺的吴秀山，是民国时期的保长，坐拥良田数百亩、

家境富庶。吴荣芳便是他的独子。土地改革时期，

工作人员在吴家搜出三大箱完整的戏服、盔头、铠

甲，做工精妙、色彩鲜亮、形制齐全，无一破损，同时

搜出大量手抄古本青阳腔剧本。这批物件，是湖口

青阳腔现存最古老、最完整、最珍贵的实物遗存，尽

数交由县文化馆妥善收藏、永久保存。但是，吴荣

芳呢，那个聪明的少年，一定不会沉沦。但湖滩一

望无际，哪里去找？

时光飞逝，6 年后我中师毕业，当了一年教师，

由于在写作上努力，就被九江专区文联培养，当了

一年编辑。21 岁时被派进专区采茶剧团学编剧。

命运就是这样奇妙，我是医家子弟，却要与戏剧绑

定。此时此刻，我自然想起少年时的挚友。

国庆十周年放假，我借回乡探亲之机，又一次

去吴下坂村探访，才知道吴荣芳上了“共大”（全称

是“湖口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后分到一个林

场工作。这时候，吴下坂可不得了，人来人往，忙上

忙下。问他们忙什么？排练。明天到县里演出，向

国庆献礼。我说我是吴荣芳的同学，他那个林场远

吗，我去找他。这时从脑后传来一声回答，如戏腔

一般高昂：不须去，俺，吴荣芳，来也。我回头一看，

一位身材伟岸、面色黑红的男子站在我面前，多年

不见，我一眼认出是他，我们张开臂膀，紧紧抱在一

起。

那边锣鼓响起，开始排练。仓才仓，似乎为我

俩重逢奏乐。吴荣芳拉着我坐到谷场的石墩子上，

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我一直牵挂你，不知道你的

处境怎样？他说，这一村，都是我的叔伯大爷，对我

很照顾。大家对我爹也很好，说他一贯支持戏班，

收藏保护了三箱戏服也算立功。让他劳动改造，自

食其力。

那边开唱了，声如洪钟，是净角花脸的腔板。

我说，想不到，你们村剧团还在？吴荣芳接话，滔滔

不绝地：不仅在，还壮大了。今年五月，江西省组建

古典戏曲演出团赴京汇报，专程抽调吴江龙、吴厚

德，还有付垅的曹梅卿、曹耀春等一众青阳腔老艺

人参演。他们非常幸运，能到中南海怀仁堂献唱。

吴江龙扮演的《三请贤》张飞、曹梅卿饰演的《曹操

逼宫逍遥津》汉献帝、吴厚德与曹耀春联袂演绎的

明代南戏遗存名折《磨坊会》，唱腔纯正、身段精湛、

韵味酣畅。周恩来总理亲临观戏，亲切接见全体参

演演员。这场演出轰动京城，今年《戏剧报》特意选

用吴江龙版张飞剧照作为封面呢。国内戏曲典籍

收录的青阳腔经典配图，亦沿用此次舞台影像，让

湖口青阳腔声名远播、载入史册。边说边给我看一

份戏剧报的封面。

“还有，”吴荣芳手舞足蹈，如数家珍：江西省政

府决定，将青阳腔正式纳入赣剧声腔体系，系统性

开展抢救、整理、传承与推广。吴江龙、曹梅卿等核

心艺人被正式调入江西省赣剧团，传扬高腔技艺。

他们当老师去了。可惜呀，从小没让我学戏，要不

也跟着上大舞台。

这时，排练场那边一声叫唤：荣芳，你把同学留

住，一起会餐。吴荣芳答应一声，转头对我说：我大

伯留你吃饭。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扮演张飞

的吴江龙呀！我转头朝那边望去，见一个大花脸正

踩着锣鼓点子上场呢。

我插话，老师父们走了，这里怎么办？

吴荣芳说，还留下一些年轻后辈围鼓坐唱。湖

口县政府决定，青阳腔的保护研究、整理传承不能

中断。县文化单位也成立专门机构，逐步开展工

作。

我又为他可惜，若是分到文化馆多好，熟门熟

路研究青阳腔。却叫去林场种树。

“你嘀咕什么？这也是暂时的。我离不开青阳

腔。”他转身看着我的眼睛，“我的话说完了，说说

你，现在做什么？”

我摇了摇头叫声老同学：别提，我转了三个单

位，现在调到专区采茶剧团，搞创作。写剧本，创作

小戏。吴荣芳拍了拍我的肩膀，还为这事等着我

呢。采茶戏也是好剧种，搞创作，大好事，你可以大

显身手，发挥你的特长，历史戏，现代戏，都写。只

要写得好，都是大戏！

吴荣芳这句话，我很受用，说出了我的努力方

向。我大声回答：我听你的！

后来，我一头扎进戏剧创作中，整整 7 年，也写

了几出戏。并且都排练演出了。其中，有一出是现

代戏《浔阳江涛》，写九江码头工人收回英租界的历

史故事。我每次提笔时，便感到这是大戏。仓才

仓，码头工人一声吼，这里是中国，英国人滚出去！

这一声吼，就是张飞闯辕门，落在如今的生活里。

此后数年，我笔下的戏越来越多，角色在纸上

悲欢离合。但无论写哪一出，写到关键时我总会

停笔静思，耳边无端便响起那声古老的呐喊：“俺

张飞——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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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张飞—来也俺张飞—来也””
□□ 王一民王一民

湖口青阳腔传统戏


